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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戲院員工觀點分析戲院的性別分工 
吳兆南 
 
引言 
戲院作為服務性行業，主要的工作為售票、驗票、帶位、售小食和處理客人投訴
等。戲院的工作表面上頗為中性，並不需要大量體力，顧客亦有男有女，但事實
上戲院內充滿著不少「理所當然」的性別分工。以下本文將以自己作為一位男性
的戲院管理人員的經驗及觀察作途徑，利用職員們的觀點去了解及分析當中的情
況及因由。我撰寫本文並非意圖改變這個性別分工的環境，反而是想嘗試了解同
事們對「性別分工」這種日常生活政治的看法，及女性主義理論怎樣解讀他們的
觀點。 
 
傳統的性別分工模式研究主要集中於三項區別性的關鍵：第一，女性集中在某些
部門和職業（稱為水平區隔）；第二，女性勞工位居職業階層的底部（稱為垂直
區隔）；第三，是女性整體的薪金比男性低，即使兩性的工作及職責是相同（琳
達麥道威爾，徐苔玲、王志弘譯，2006，P.171-172）。然而，由於後兩點在本文
並不適用，戲院內不只管理人員有女性，而且薪酬並沒有性別差異，故是次研究
的重點將放在第一點，探討兩性在部門及工作上的分工。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以新民族誌方式呈現戲院內「理所當然」的性別分工，透
過工作中的訪談並以女性主義理論分析箇中員工的意識形態。本文研究的地點是
一間位於屯門的連鎖院線戲院。本人在該戲院工作，是次研究涉及的事件或對話
來自本人的觀察及經驗。研究對象是戲院職員，一般職員年齡約十七至二十五
歲 ， 而 本 院 的 放 映 員 年 齡 約 二 十 七 至 五 十 歲 （見 表 一 ） 。 本 文 將 以 場 務
（Usher）、小賣部與售票部（Candy 與 Box）及機房（放映部）三個部分，透過
同事的觀點並以性別理論貫穿，剖析戲院的性別分工。場務將以陰性特質與男性
氣概分析「清車」，而「掃地」則用上家庭分工及女性與潔淨二合為一作分析同
事們的看法；小賣部部分會以性別空間設計來展示男性在糖果部的違和感，而雖
然女性在售票部沒有很大違和感，但女性在工作上仍有些微關注點；最後在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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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刻板作解釋放映工作全部是男性的情況。 
 
這間戲院位於屯門一個大型商場，攝於 2015 年 5 月 27 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表一：受訪對象資料: 
姓名（化名） 年齡 職位 性別 年資 
A 23 組長（全職） 女 4 年 
B 20 組長（全職） 男 2 年 
C 24 高級服務助理（全職） 男 3 年 
D 20 服務助理（全職） 男 2 年 
E 18 服務助理（全職） 女 不足 1 個月 
F 27 放映員（全職） 男 7 年 
G 19 服務助理（兼職） 女 1 年 
H 20 服務助理（兼職） 男 6 個月 
 
戲院內的性別分工 
本文將以部門作為分類，引入並分析戲院內的性別分工。在進入剖析不同面向的
性別分工前，先簡單介紹戲院內的工作。 
 
戲院工作可大致分為四部分：場務、小賣部、售票處、機房，前三者大多由兼職
員工負責，在人手不足下組長也需要到這三個部門協助，而這三個部門的同事也
會因應人手調動而互相交換。相反，放映部門就像一個獨立部門，機房的同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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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處理放映上的問題而不用到其它部門幫手。場務是所有入職員工的入門位置，
主要負責散場、查票、帶位、巡院、更換戲院的物資、搬運等作，有時也須要兼
任服務大使在大堂接待客人。小賣部專門負責食物製作及銷售，如爆谷、汽水、
熱狗等，以女性員工為主；售票處是售票的部門，同時是會籍處理、禮卷及其他
期間限定貨品的銷售點，以男性為主。 
 
下文將「場務」、「小賣部與售票處」、「機房」三個面向表述戲院內的性別分
工，並嘗試分析員工對這些性別分工的看法背後的意識形態。 
    
相片可見拍攝當日小賣部職員皆為女性，而售票員皆是男性，場務則有男有女，攝於 2015 年 5
月 27 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甲、場務──「搬嘢男人搬，掃地女人掃」 
場務作為入門的工作，工作性質簡單易明，主要工作是在開場時為顧客查票、帶
位，及在散場時清理院內的垃圾。其餘工作主要是做跑腿，不少是體力勞動工
作。這大部分體力勞動的工作，如搬運都由男性負責。原因是搬運的物件太重，
由男性負責是十分合乎「常理」。在人手管理方面，搬運由女性負責會較低效
率。因男性的四肢力量較女性強，所以兩個男性可搬運的物件，若由女性負責可
能需要更多人手。 
 
散場後，掃地是必要做的事，依我觀察若然散場的同事中有女性，其分工會是女
性負責掃地，男性負責執拾垃圾。因為女性被視為在家中有掃地習慣，掃地比較
有效率且潔淨。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散場的同事其中一個為管理級員工，那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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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是較低職位的員工。由此可見，掃地這個很普通的工作背後除了性別分工
外，亦涉及很大的權力關係，包括性別和職級。 
 
這類型的性別分工，背後存在父權制度下女性行為被約束，而且連結到艾莉斯馬
利雍（Iris Marion Young）所提出的「陰性特質」及傳統男女性的家庭分工及性
別定型，下文以「清車」及「掃地」為例子進入研究對象意見分析的部分。 
  
每天必須在最後一齣電影開場後進行清車，而且必定是男性負責，攝於 2015 年 5 月 27 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清車」是在最後一場電影開場後要清理垃圾車的簡稱。幾乎每次清車都是由男
同事負責，即使場務沒有男性也要從其他部門（除了放映部門）抽調男性來清
車。究竟清車是否真的那麼消耗體力，女性難以執行呢？事實上戲院的垃圾只有
繁忙時間如：公眾假期、極受歡迎的電影上映時，才會堆積如山，一定要男同事
協助。平日一般的垃圾量其實只佔用半個大膠袋，一個女性已有足夠的氣力清
理。繁忙時間時，也會在每場電影的間場時間1定期清車，使垃圾不會堆積太
多。那為什麼女同事總是不願意清車呢？ 
 
 女性組長 A 認為女性身體，例如身高和力量，局限了清車的能力。她說：「架
垃圾車太高，將垃圾袋放入去好辛苦」。這種意識可以連結到艾莉斯馬利雍「陰
                                                      
1 間場時間是指同一時段的 Show 全部放映後與散場之間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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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質」的論述。女性傾向低估自己身體的能力及對受傷的恐懼。男女的體格的
確存在差異，但差異主要來自使用身體的方式不同而非純粹肌肉力量的不同，女
性往往不認為自己能搬運、拖拉、推撞重物，故當女性嘗試這類任務時經常不能
全力以赴，未能完全使用肌肉協調、姿勢、平衡與耐力的潛能。更準確的說法是
女性比較不會自然地用整個身體投入這些體力勞動工作，例如：如果需要轉動物
件時，女性經常集中力量在手和手腕，而不會用肩膀的力量，但這卻是能有效完
成工作不可或缺的力量 （艾莉斯馬利雍，何定照譯，2007，P.52-55）。 
 
男性組長認為：「一入黎已經係男人清車，佢哋習慣咗，女同事都懶咗，清到
都唔會清架啦，得阿心會自己清啦。」值得注意的是阿心是一位身高約一點四八
米的女生，而她是能夠獨自清車的，原因是她用細垃圾袋放垃圾，使每袋垃圾袋
更輕。可見組長 B 認為由男同事清車是源於一個習慣，引發女同事的惰性和男
同事的自發性。我明白女同事的惰性這一點，但不明白男同事的自發性從何來，
因為從一般人角度當然愈來愈少工作愈好。不過了解完同事 C 和 D 的看法便會
一清二楚。女同事 D 表示：「男性搬重物是很 man 的，是真男人的表現」；而
男同事 C 認為「男人是應該負責搬重物，否則畀人感覺好廢」。兩者觀點如出
一轍，皆是認為男性在搬重物時是展現男性氣概的時候，如果將這個工作分給女
性，便是嚴重削弱男同事的男性氣概，前文所言的自發性就是從此來。 
   
男性在場務的崗位上還可透過換水及搬其他重物來展現男性氣概，攝於 2015 年 5 月 24 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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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掃地」的部分，從性別角度觀察散場分工，就正如上文提過由女性職員掃
地，男性職員執拾垃圾。若從權力角度出發，就會是職級較低的執拾垃圾、職級
較高掃地。為何有這個分工呢？女組長 A 的見解是：「第一樣係男仔普遍都比
較唔識掃地，掃得很慢，若然要追時間2便會『中伏』，相反女仔多數喺屋企有
掃開地，比較識用掃把，比較有效率，當然現在有好多女仔係公主唔洗做家
務。第二樣係選擇掃地是由於認為執拾垃圾很污糟，執拾垃圾時手會接觸到垃
圾，你知汽水、雪糕的倒汗水，熱狗醬汁啦，好 dirty。至於職級影響到佢哋掃
地……我認為不關事的，我們冇要求佢哋掃地，佢哋自動波掃地，咁我哋自動
波執拾垃圾啦！」同一個問題問了女同事 E，她只淡淡然回答一句「唔想『Hi
到』垃圾…」 
 
從她們的見解可以得出兩點與傳統性別分工有關的論述。第一，女性比較懂得掃
地是由於在家經常掃地，意味將家庭分工延伸至工作；第二，由於怕骯髒所以女
同事會自動自覺掃地。女性職員掃地比較怕骯髒，是一種性別定型。事實上，兩
個論述在社會上都非常普遍。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性別》一書也提到「女性掃地
很熟練」是男性逃避做家務的借口。書中提到男性認為自己比較擅長木工、換燈
泡、搬家具等需要勞力的家務，而「一般」家務由女人或家傭負責已經超過千年
歷史，她們比較熟練（畢恆達，2004，P.103-104）。 
 
而女性怕骯髒是源遠流長的意識形態，根據網友 Paris Shih 對 Laura Kipnis 的 The 
Female Thing: Dirt， Envy， Sex， Vulnerability 一書的引述十八世紀以後，各式各
樣的社會文化變遷，乃由維多利亞時期建構出的女性貞潔形象，使得女性身體在
歷史過程中被「乾淨化」，相反男性被視為骯髒的一方。例如男人好色，思想很
髒，或是英文的 dirty-minded。在歷史上，我們已經開始把「骯髒」和「清潔」
的概念與性別身分緊密連結。Laura Kipnis 指出，十九世紀的道德純淨運動
（social-purity movement），就在其中扮演了「淨化」的角色。女人開始被各種
「乾淨」的意識形態束縛，女性不可以流露情慾、不可被色情化及在家庭中也扮
                                                      
2 追時間是指一套電影片長超時，為免影響下一場開場時間而加快清理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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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主導「清潔」的角色（Paris Shih， 2015-04-14;Laura Kipnis，2006，P.81-121）。  
 
將這兩點扣連在「掃地」中的性別分工，我們可以了解到女性掃地是一種家庭分
工的延續，女性是肩負起精細地清理（掃地）的重任，而粗放清理（執拾垃圾）
則交給男性負責，是一種女性形象延伸。而女同事主動掃地，不一定是怕骯髒，
反而是愛潔淨的表現。貫穿場務的性別分工，「陰性特質」、傳統男女性的家庭
分工及性別定型，能有效理解這些分工及員工對這些分工的看法，一切受父權社
會下的意識所影響。 
 
乙、小賣部與售票部──性別誤解下的兩性分工 
從這部門可以看見兩性的性別分工是貫徹社會文化中「男性天生理科較強」等偏
見。男性被認為較「理性」及精於數字處理，所以多負責售票部的工作；而女性
被認為較擅長烹飪，所以負責在小賣部工作。本文以上述傳統觀點以外，嘗試從
同事的意見中利用空間設計、硬件等其他因素，分析女同事眼中男同事出現在小
賣部是阻礙的，而女性出現在售票部也產生不方便的情況。下文將以「男性在小
賣部工作」及「女性在售票部工作」的實際情況作展示。 
 
首先，雖然一般男同事在小賣部會被安排做一些女同事不想做的事，例如: 搬
貨、煮爆谷和清洗凍櫃等，但在小賣部的女職員眼中，男同事仍然是阻礙、笨手
笨腳，原因是什麼呢？ 
 
女同事 G：「男仔出餐多數都唔熟手，而且衛生又比較差，晚上清潔完太污糟，
最尾都要啲女同事執手尾，同埋我覺得男人著圍裙好怪、格格不入……廚房咁
窄放個大男人硬係阻手阻腳。」 
 
女同事 G 的意見貫徹上一部分組長 A 的意見，女性肩負起「清潔」重任，比較
重視「衛生」。關於圍裙，她認為男人不適合穿象徵廚房工作的圍裙，換句話
說，是女性才「襯」圍裙。圍裙則不適合男性，是性別定型的問題。廚房在她的
意識中不應該出現男性，因此男性使用圍裙便是格格不入。而最後的一句是空間
設計的關鍵，戲院主要的空間都會預留給影廳，非主要業務的小賣部只能佔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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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空間。空間資源有限，結果糖果部狹窄的空間較不適合男性的身型，促使女
性成為糖果部的主要負責職員，男性則成了阻礙物。 
 
另一方面，女同事一般較少被安排在售票部工作，一般會在售票部售票的女同事
大致上有兩類：第一類是身體不能適應其他崗位。例如有一位年約六十歲的女同
事不能長期站立，而安排在長期在售票部工作（售票部有椅子）；另一類是已經
熟習場務和小賣部，而需要學習第三個崗位的工作的女性。對於女性在售票部的
看法，男同事 H 表示：「其實賣飛冇分男女，只不過好多女仔編咗去小賣部，
所以售票部咪多男少女囉，女仔賣飛最辛苦係如果唔夠高就會好唔方便，其他
唔覺得有咩困難。」他並不否定女同事的售票能力，可見傳統關於數理能力的性
別分工概念並不存在於他的意識形態。而他描述的「不方便」是指售票的電腦螢
幕太高，個子不高的同事坐著售票會看不清螢幕，又不夠手長從票機取票。雖然
售票部的椅子可以調較高低，但是椅子調較得太高會不方便取票，太低不方便看
螢幕。站立售票會是最靈活的方法，但比較累。由此可見，個子不高的女性在售
票的時候不及較高大男性自在。 
 
另外也有女同事向男同事 H 表示，售票時客人的視點使她感到不安。她的意見
是指由於客人選擇座位時視點是從高而下，她感到自己的身體被凝視，猶其當穿
著公司推廣某部電影的短袖衫，上映日期寫在胸部附近時，她更倍感不安。女性
是給予男人觀看權力與統一身份的客體（艾莉斯馬利雍，何定照譯，2007，
P.109）。一般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的衣物設計主要是滿足男性目光多於其舒適
性（畢恆達，2004，P.185）。雖然宣傳短袖衫男女合穿，但是女同事比較在意
那個上映日期在胸前，是對自己身體的一種關注，同時由於售票時與客接觸時間
較其他崗位長，以致她們更加不安。相反，男同事只覺得那件短袖衫上的文字只
是放在當眼位置，達到其宣傳功能，上映日期寫在胸部絕對沒有刻意展示女性胸
部。 
 
這一部分反映在刻板的性別分工下，男性被認為較「理性」及精於數字處理，加
上女同事因為硬件的高度而產生不方便、對於穿著宣傳短袖衫從高而下被凝視的
不安，所以售票部主要由男同事負責；而女性被認為較擅長烹飪，而男性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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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笨手笨腳的出餐技術在狹窄的糖果部空間被視為阻礙，所以負責小賣部的主
要是女性。 
 
 
由相片可見該電影的上映日期設計在胸口附近 ，攝於 2015 年 5 月 1 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女性職員在狹窄而小的糖果部比較鬆動，攝於 2015 年 5 月 31 日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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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機房 ──只有男人的工作環境 
這部分將會從接觸客人前線工作轉移到後勤人員。假如你認為戲院中電影放映是
首要的，那放映員便是最重要的崗位。在這戲院中，全部放映員也是男性，機房
在單一性別下已經是一種最大的性別分工。本部分將以放映員 F 的意見作分析，
以他性別刻板的意識形態處理為何機房只有男性。 
 
「傳統都冇女人做架喎。做機房點會有女人頂得順架，有返工冇放工，入片入
到三更半夜，又要成日維修呢樣嗰樣……仲要工作環境咁多男人，機房返工又
冇人傾計點留到佢地。預咗佢地好快走又點會教佢哋嘢。最重要係啲師傅成日
鬧人，女人返兩日都畀佢哋鬧走啦」 
 
雖然放映員 F 只表達短短幾句意見，但已經可以道出不少「機房只有男性」的工
作本質論的刻板性別觀點。第一，關於放映員這個職業沒有女性的傳統應該是指
以前菲林放映年代，當時一本拷貝能放映二十分鐘，一部電影需要五六本拷貝。
拷貝很重，一般拷貝盤是兩本纏著一大本。而一部電影要換三次拷貝，一個鐵盒
子裡放三卷膠片，大概有二十斤重。如果是播放時間較長的電影，膠片至少有七
卷，滿滿三盒。相信傳統上沒有女性任職放映員是與菲林太重有關，畢竟二十公
斤不是輕鬆，而且要經常更換，或拿著拷貝過院。雖然現在的戲院已經由菲林轉
移到數碼放映的年代，已經不用再搬運拷貝，但仍然很少女性願意加入放映員行
列，我相信是除了傳統外還有其他原因。 
 
第二，關於上班時間的論述是指放映員，多需要在所有放映場次完成後才可以將
俗稱「DCP」電影數碼拷貝輸入電腦，並透過片公司分發俗稱「Key」的數碼鎖
匙打開影片，一般 Key 的測試期限是凌晨時間，而過了這段期限是無法打開影
片的。因此，放映員在凌晨時間才能試片，試片必須證明影片的流暢、聲音及完
整，一般試片的日子都需要工作到凌晨三、四點。單單是這一點不只是女性，男
性也不會習慣放映員的作息時間，更何況在一般社會論述上，女性比較擔心深夜
的治安問題。一般輪班工作也會「優待」女性，讓她們避免太夜收工，但放映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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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性質是必須夜間工作以致沒有女性入行。無論是因為擔心女性在下班時的安
危、體能、能力不足、捱夜的「保護主義」，或是基於所謂照顧、體貼女性的
「騎士精神」，而不願意給女性機會去嘗試不同的工作，這種基於「性別」的特
殊照顧，即為「親善型性別歧視」（benevolent sexism）。雖在觀感上看似在幫助
或保護女性，實際上仍是源於性別刻板印象所生之差別待遇（黃囇莉，2007， 
P.3-24）。 
 
第三，放映員工作需要負責基本的放映機保養工作，除了定期維護設備，幕布也
是需要定期檢查的，大概一個季度或者半年需要檢查一次。主要是檢查拉幕機
器，看是否靈活，不靈活就需要上機油了。還有一項工作是必須要注意的，幕布
放映機裡的氙燈使用八百至一千小時後需要更換，這個燈泡比較危險需要小心處
理，不要碰到、磕到，要輕拿輕放，換燈的時候要穿防護服、戴防護面罩，以防
止劃傷皮膚。維修工作自傳統性別分工以來都是男人的世界，正如艾莉斯馬利雍
（Iris Marion Young）所言:「女孩和女人沒能擁有機會去運用所有的身體能力，
去自由、開放地投入世界，也不像男孩那樣，被鼓勵盡量發展特定的身體技
能……更重要地，女孩幾乎沒機會去練習「修理」東西，好發展與空間相關的技
能。」（艾莉斯馬利雍，何定照譯，2007，P.69）。 
 
第四點是放映員 F 認為女性在充滿男性的工作環境難以與男同事溝通，而機房的
工作一般只有單獨一人的輪班工作，他認為女性在工作時是喜歡保持與別人溝
通，而當值期間完全沒有同事可以聊天，即是單獨一人或只有男人的工作環境是
現代術語很「毒」3的。這種性別分工的習慣，也常見於安排女性擔任所謂「適
合女性」的勤務，像是招待、司儀等多與別人接觸溝通的工作，常常安排女性負
責。言下之意，放映員 F 認為很「毒」的工作環境難以留得住女性職員，而「師
傅」似乎都以「只是過渡」來看待她們，不願在實習過程中花太多時間給予指
導，並認為她們學習後便會離開，因此並沒有很願意傳授技巧。 
 
最 後 一 點 是 機 房 主 管 對 於 下 屬 的 管 教 方 式 是 傾 向 家 長 式 領 導 （ Patriarchal 
                                                      
3「毒」與「獨」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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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即是以教誨式領導、上下保持距離、領導意圖及控制。雖然放映
員 F 沒有具體說明這一點，但根據我們觀察，機房主管無論大小事項都必須下屬
遵循他的指示，稍有差池便以粗口怒罵下屬是家常便飯。所以 F 所指的師傅經常
罵人就是指這種家長式領導。F 眼中女性比較容易被罵而辭職，又是一種性別刻
板印象，即指女性特別強調情感特質。這種論述指女性特質多以情感交流有關，
如溫和、親切、順從、富同情心等，因此容易受情緒波動，也推論出她們難以服
從工作上的指罵。 
 
從放映員 F 的意見附以性別刻板的理論，可見放映工作由傳統、工作性質、工作
時間，以至於主管，都無法符合滿足他性別刻板觀點中的女性，解釋了沒有女性
願意在機房工作的情況。事實上也未曾有女性應聘到放映室工作，也沒辦法証明
女性是否一如他刻板的觀點。 
 
 
性別角色的特質 
（圖片由作者提供） 
 
結語 
經過上文多位同同事的意見分析，此文嘗試從場務、小賣部與售票部，及機房三
個面向著手，了解戲院中的性別分工和同事背後的意識形態。 
 
第一部分以入門工作「場務」作分析，主要以「清車」、「掃地」中的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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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最重要的論點是「陰性特質」與男性氣概、傳統男女性的家庭分工及性別定
型，深深影響員工對這些分工的看法，因而接受及非常認同這分工。 
 
第二部分嘗試在女同事眼中的「小賣部」男同事和男同事眼中的「售票部」女同
事入手，闡述同事眼中的違和、不協調及不安，在「傳統男性精於數理、女性善
於煮食」以外分析，以空間設計、硬件及男性的凝視深深影響了主導部門的性別
（小賣部：女；售票部：男）對於異性同事在這兩個部門工作的觀點。 
 
第三部分我嘗試利用性別刻板概念分析放映員眼中放映工作只有男性的原因，可
以發現他的性別觀念由傳統、工作本質、工作環境，以至於人際關係，都離不開
對女性刻板的印象，如：女性只適合做交際性工作、情感主導、擔心夜歸安全等
等，而事實上也沒有女性曾應聘到放映室工作，也沒辦法証明女性是否一如他刻
板的觀點。 
 
最後，總結以上對戲院性別分工的分析，在戲院角落無處不在的性別分工，透過
一系列論理，這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同事們的觀點如何令這些分工「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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